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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應當親自知道,乜嘢構成基督教,乜嘢係真理,乜嘢係我哋所領受嘅信仰,乜嘢係«聖經»嘅規則——即係由最高權威賜畀我哋嘅規則.」«1888年材料»,403.
多年以來,Future for America 一直指出,〈啟示錄〉中的七教會,不單代表由使徒時代直到世界末了之現代以色列的歷史,七教會亦同時代表由摩西時代直到司提反被石頭打死之古代以色列.基督復臨運動的先驅並沒有教導這一真理,但他們明白並運用了那些確立此真理的原則.耶穌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而古代以色列乃代表現代以色列.因此,凡屬現代以色列預言性特徵之一切真理,在古代以色列中也同樣存在.
喺米勒派歷史之前,傳統基督教對七間教會嘅理解,乃係認為佢哋代表約翰時代小亞細亞嘅實際教會.傳統觀點亦明白,對各個別教會嘅勸勉,亦可以理解為喺整個基督教歷史之中,對唔同教會嘅特定勸告;並且,同一啲勸勉同警告,亦係向個別基督徒而發.佢哋亦明白,七間教會代表由使徒時代直到世界末了之教會歷史中嘅七個時期.呢啲觀點早於米勒派歷史已經存在.構成呢種早於威廉．米勒嘅傳統觀點之七間教會嘅四方面認識,過去同現今都係建立喺對聖經之「歷史主義」詮釋之上.正係呢一種方法論,上帝嘅天使引導威廉．米勒去採納.
「亞西亞七教會」乃係基督教會歷史之寫照,顯明她在七種形態中、於一切曲折轉變之間、於一切興盛與患難之中,自使徒時代起,直到世界的末了.七印乃係地上權勢與君王如何對待教會,以及神在同一時期如何保護祂子民之歷史.七號乃係記述那臨到大地,或羅馬帝國之上,七種獨特而沉重之審判的歷史.而七碗則係降在教皇羅馬之上的七個末後災殃.其間又夾雜許多其他事件,如支流交織其中,充盈那宏大的預言之河,直到全篇終於把我們帶入永恆之海.」
「喺我睇嚟,呢個就係約翰喺«啟示錄»預言中嘅計劃.凡想明白呢卷書嘅人,必須對上帝聖言其餘各部分有透徹嘅認識.呢個預言所用嘅象徵同隱喻,並非全部都喺本書之內加以解明;而係必須喺其他先知書中尋得,並由聖經其他經文加以闡釋.因此,顯而易見,上帝已經定意要人研讀整體,甚至為咗要對任何一部分獲得清楚嘅認識,都必須如此.」威廉．米勒,«米勒講義»,第2卷,第12講,178.
懷愛倫姊妹贊同並維護米勒所持守嘅「歷史派」觀點;但佢對«啟示錄»所領受嘅洞見,比米勒所見嘅更為深廣,因為米勒並未按聖所真正嘅本質去認識聖所.佢認為聖所就係地球.懷愛倫姊妹卻認識到,當耶穌陳述«啟示錄»中所表徵嘅預言時,基督乃係同時聯同祂作為天上大祭司嘅職分而行此事.
當約翰轉身看見基督之時,祂正穿着祭司的衣袍,在燭臺中間行走;而那些燭臺乃是設於聖所之內,因此這事乃是發生於祂升天之後、卻在祂於1844年進入至聖所之前的歷史時期.米勒不可能明白這一現實之意義.丁道爾、路德、約翰·威克里夫,或任何早期的改革家,也同樣不會明白.真理乃是漸進啟示的,愈照愈明,直到日午.
「羅賓遜同羅傑．威廉斯所高尚倡導嘅偉大原則,就係真理係漸進啟示嘅,而基督徒應當隨時準備接受一切可能由上帝聖言所照耀出嚟嘅亮光;可惜,佢哋嘅後裔卻忽略咗呢個原則.美國嘅基督新教會——以及歐洲嘅教會——既然大大蒙恩,得以領受宗教改革嘅福氣,卻冇有沿住改革之路繼續前進.雖然不時有少數忠心嘅人興起,宣講新嘅真理,揭露長久以來所珍藏嘅錯謬,但大多數人,就如基督時代嘅猶太人,或路德時代嘅教皇派一樣,滿足於照祖宗所信嘅去信,照祖宗所活嘅去活.因此,宗教再次退化為形式主義;而且,如果教會繼續行喺上帝聖言嘅亮光之中,本來早已會被棄絕嘅錯謬同迷信,反而被保留下來,並受到珍視.於是,由宗教改革所激發嘅精神,漸漸熄滅,直到基督新教會之中對改革嘅需要,幾乎同路德時代羅馬教會之中對改革嘅需要一樣巨大.當時所見嘅,乃係同樣嘅世俗化同靈性昏沉,對人嘅見解存有相似嘅敬重,並且以人嘅理論取代上帝聖言嘅教訓.」«善惡之爭»,297.
如果人唔承認真理喺歷史進程中係逐步發展嘅呢一個事實,咁喺呢末後一代當中任何新亮光嘅意義,就好可能根本無法被辨認.一旦一個人唔再明白「真理」所具有嘅漸進性本質,佢就會自動開始倚賴傳統、習俗,同墮落人性嘅引導.
米勒所採用嘅方法,係一個貫穿整條預言線嘅里程碑;呢條線呈現出由使徒開始之聖經真理發展嘅見證.然而,在由米勒所代表嘅呢個里程碑之中,我哋見到一個起頭;而呢個起頭要求喺終局有一個相對應嘅對應點.大多數人從未明白呢啲現實,但撒但卻唔係如此.
自從撒但在天上背叛以來,他一直抗拒真理及其發展.當歷史發展到一個地步,改教家開始清楚明白應當如何研讀聖經時,撒但就照他一向所行的,引進了冒牌之物.從他以偽造真理作工的歷史證據可見,耶穌會士如 Ribera 與 Louis de Alcazar,乃是特意把他們那套冒充真理的方法,集中用於攻擊«啟示錄».那被稱為「前成說」的敗壞方法論,始於第二及第三世紀,並有這一錯誤方法論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一位是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260–339）,另一位是 Pettau 的維克多里努斯（Victorinus of Pettau,約卒於304年）.這兩位早期歷史人物都倡導一種方法論,主張«啟示錄»已在羅馬帝國時期,藉着諸如臭名昭著的皇帝尼祿等歷史人物而得應驗.
喺十九世紀,嚟自英國嘅約翰．達比（John Darby,1800–1882）引入咗另一種撒但嘅方法論;呢種方法論亦都被插入到我哋先前已經指出、嗰本被稱為特洛伊木馬聖經嘅«司可福研讀本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嘅頁下注釋之中.「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係一種神學框架,將歷史同埋上帝與人類之間嘅互動劃分為唔同嘅時期,或稱「時代」,並認為上帝喺各個唔同時期,以唔同方式施行祂嘅計劃.我喺呢度指出呢一點,因為呢正正係被引入「美國未來」（Future for America）運動之中嘅其中一種謊言,而提出呢啲說法嘅聲音,正正係嚟自達比曾經傳播其撒但思想嘅同一地區.達比嗰啲攻擊「美國未來」嘅思想,同時亦伴隨住所謂現代「覺醒」（“woke”）運動嘅哲學;呢場運動所鼓吹嘅,正正就係法國大革命所代表嘅同一種無政府狀態,以及所多瑪同蛾摩拉所代表嘅同一種淫蕩放縱.
今日,現代復臨運動嘅神學家運用一套剖析聖經真理嘅體系;佢哋所採用嘅,乃係一種雙重嘅聖經解釋制度,藉此去削弱並否認聖經同預言之靈.佢哋將人界定為兩類：或係聖經語言嘅專家,或係聖經歷史嘅專家.於是,今日復臨運動嘅神學家,便係藉住按墮落之人對歷史嘅理解,或按墮落之人對語言嘅理解去解釋上帝嘅話,從而操控老底嘉復臨運動嘅思想.呢啲現代錯誤嘅表現形式,常常被用嚟攻擊你而家所讀到嘅信息;當我哋考察法國大革命嘅象徵意義之時,喺呢啲文章裏面,將會進一步加以論述.撒但係活躍嘅,並且佢知道自己嘅時候不多了.米勒規則嘅最後一條,即第十四條,係以下面呢段話作結.
「我哋喺學校裏面所教授嘅神學,總係建立喺某種宗派信條之上.對於一個空白嘅心靈,用呢一類道理去灌輸,或者尚可;但其結果總會導向偏執.自由嘅心靈,決不會因他人嘅見解而得到滿足.倘若我係一個向青年教授神學嘅教師,我首先會了解佢哋嘅領受能力同心志.若然呢啲都係好嘅,我就會叫佢哋親自研讀聖經,並且差遣佢哋自由出去,為世界行善.但若果佢哋冇自己嘅心志,我就會將別人嘅心志烙印喺佢哋身上,喺佢哋額上寫上『偏執』二字,然後差遣佢哋作奴僕！」威廉・米勒,Miller’s Works,第1卷,24.
喺啟示者約翰在世之後不久嘅時期,以及宗教改革嘅日子裏,撒但一直積極炮製虛假嘅先知預言詮釋方法,為要混亂並摧毀對聖經真實嘅分析.喺呢啲歷史事實之中,有一點有時會被忽略：所有呢啲屬撒但嘅方法論,所直接針對嘅,除咗«啟示錄»之外,並無別卷.呢一卷書,正正就係每一個散播撒但混亂者所針對嘅主題.«啟示錄»一直都係撒但攻擊嘅目標.撒但知道,佢所必須爭戰對抗嘅,就係«啟示錄».當我哋認清呢一個事實之後,我哋就能夠進一步認出另一個未被看見嘅現實;而呢個現實,卻又被另一個重要嘅真理所遮蔽.
耶穌會士所採用之虛假方法論,乃旨在阻止人清楚明白：羅馬教會之教皇,正是聖經預言中的敵基督.每一位新教改教家最終都認識並確認了這一真理.因此,過往當人藉着言語與出版物公開呈現里貝拉（Ribera）與路易斯·德·阿爾卡薩爾（Louis de Alcazar）等人的準確歷史時,這些關於里貝拉與路易斯·德·阿爾卡薩爾等人的歷史,乃是用以顯明撒但為阻止人正確認識「那大罪人」而作出的種種努力.那些藉文字或口述見證,揭露這些撒但方法論被引進之目的的陳述,就其所及而言是正確的;然而,撒但所企圖掩蓋的,並不僅僅是那些指出敵基督就是羅馬教皇的聖經證據.
«啟示錄»中有一啲真理,因着呢啲虛假嘅聖經解釋體系所製造出嚟、而又游離於嗰個數目係六百六十六之人呢個主題之外嘅混亂,而被掩蓋起來.其中一項真理,毫無疑問,就係當七個教會按其最完全嘅發展被理解之時所表明嘅真理.喺七個教會之內,有一啲真理,係直接指向嗰段由2001年9月11日展開、並以星期日法案危機告終嘅歷史.撒但一直企圖將呢道亮光埋藏起來,佢發明咗呢啲屬撒但嘅方法論,為要遮蔽«啟示錄»中若干真理嘅寶石,而唔單止係為咗掩蔽羅馬教皇作為敵基督者嘅身分.
喺「嗰罪人」於 538 年被顯露之前,尤西比烏同維克托里努斯等人已經攻擊«啟示錄»,企圖遮蔽教皇權勢之興起.其後喺歷史之中,基督成就咗祂對推雅推喇嘅應許,帶出改革嘅晨星（威克里夫）;而撒但隨後亦帶出兩位顯著嘅歷史人物,去擁護並延續佢嗰撒但嘅工作.呢場關乎真理發展、曠日持久嘅爭戰,喺«啟示錄»之書嘅奧祕被揭開封印之時達至高潮（就喺恩門關閉之前）;其中包括咗米勒從未認識、懷姊妹亦未曾認識之七教會嘅亮光;但好容易可以證明,無論米勒抑或預言之靈,都支持呢新亮光,因為新亮光從不與舊亮光相矛盾.
「我哋擁有真理,呢係一個事實;我哋亦都必須堅定不移地持守嗰啲不能動搖嘅立場;但對於上帝可能差來嘅任何新亮光,我哋卻不可存猜疑嘅心,並且話：實在,我哋睇唔到自己除咗以往所領受、並且我哋已經安於其中嘅舊真理之外,仲需要更多亮光.當我哋持守呢種立場嘅時候,真實見證者嘅見證,就將佢嘅責備應用喺我哋身上：『並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嗰啲自覺富足、財物增添、毫無缺乏嘅人,對於自己喺上帝面前真正嘅景況,乃係處於一種瞎眼嘅光景,而佢哋自己竟不知道.」«Review and Herald»,1894年8月7日.
對於新亮光,首要嘅考驗係：佢會唔會同已經確立嘅真理相矛盾,以及會唔會維護各項基本真理.
「當上帝的大能為何謂真理作見證時,那真理就要永遠屹立為真理.凡與上帝所賜之亮光相違背的後來臆測,都不應予以接納.必有人興起,提出他們自以為是真理的聖經詮釋,然而那並不是真理.關乎這時代的真理,上帝已賜給我們,作為我們信仰的根基.祂親自教導了我們何謂真理.必有一人興起,接着又有另一人興起,帶來新的亮光,然而這些亮光卻與上帝藉着祂聖靈之明證所賜下的亮光互相矛盾.」«信息選粹»卷一,162.
自約翰把其中所載嘅信息記錄下來之時起,撒但就一直以«啟示錄»作為佢攻擊嘅目標.耶穌說：
但你們的眼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切切想要看你們所看見的,卻沒有看見;想要聽你們所聽見的,卻沒有聽見.馬太福音 13:16, 17
與看見和聽見相連嘅福分,乃係明白耶穌基督啟示信息嘅福分.當約翰代表嗰啲喺「末後日子」看見並聽見呢信息嘅人嘅時候,佢俯伏敬拜天使加百列;加百列隨即告知約翰,唔可以咁做.
我約翰看見了這些事,也聽見了.當我聽見和看見了之後,就俯伏在那指示我這些事的天使腳前要敬拜他.他對我說：「千萬不可這樣行;我與你,並你那些先知弟兄,以及那些遵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啟示錄 22:8, 9
加百列同約翰都係受造之物,只當敬拜創造主.許多先知同義人,包括天使在內,都曾渴望在世界末了半夜呼聲重複宣告之時,「看見」並「聽見」呢個信息.
「基督說：『你哋嘅眼有福了,因為看見;你哋嘅耳有福了,因為聽見.我實在告訴你哋,從前有許多先知同義人,渴想看你哋所看見嘅,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哋所聽見嘅,卻沒有聽見.』〔馬太福音 13:16, 17〕看見了 1843 年同 1844 年所見之事嘅眼,乃係有福嘅.」
「信息已經賜下.並且,在重述這信息上不應再有遲延,因為時代的兆頭正在應驗;那收尾的工作必須完成.短時間內將有一項偉大的工作要成就.不久,按着上帝的指定,將有一個信息被傳出,並且要擴展成為大聲呼喊.那時,但以理必站在他的分上,作他的見證.」«Manuscript Releases», volume 21, 437.
義人（約翰）及其同作僕人的（天使）所渴望看見的,乃係復臨運動終結之時、當全地因上帝的榮耀而得照亮之際,午夜呼聲嘅最後應驗.呢一場晚雨中能力嘅最終顯現,乃係藉着將耶穌基督嘅啟示揭開封印而成就.
論到這救恩,那些曾預言要臨到你們的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尋求考察;考察在他們裏面的基督之靈所指示的是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這靈預先見證基督所要受的苦難,和其後所要得的榮耀.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供應的,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這些事如今藉着那些靠着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向你們傳福音的人,報給你們了;就是天使也切望察看這些事. 所以,你們要束上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給你們的恩典.彼得前書 1:10–13.
眾先知、義人同天使都曾渴望活喺「恩典」——即上帝嘅能力——喺午夜呼聲最後應驗之時被傾注落嚟嘅時代.呢個「恩典」,即係上帝創造性嘅能力,係當«耶穌基督的啟示»被揭開封印之時,帶到人類中間.撒但知道,將上帝創造性嘅能力傳達畀祂子民嘅途徑,乃係藉住«啟示錄»中被揭開封印嘅信息而成就;因此,佢一直以來最高嘅圖謀,就係混亂、壓制並掩蓋«啟示錄»中所包含嘅亮光.嗰亮光並唔單止係對嗰大罪人嘅辨認,因為呢個真理早喺幾個世紀之前,已經由所有新教改革家充分記述.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那在亞西亞的七個教會：就是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的聲音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着金帶.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祂右手拿着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見祂,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祂用右手按着我,對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看哪,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阿們;並且拿着陰間和死亡的鑰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啟示錄 1:10–19.
當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持守「歷史派」之詮釋方法時,他們認識到«啟示錄»第二、三章中所有教會,都在末後的教會中重現.不幸的是,到了十九世紀末,撒但已經使復臨安息日會對這神聖的方法論——即其作為「預言偉大真理之保管者」的責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保障,以及其實踐——漸漸閉上眼睛.即使當這方法論在復臨安息日會中被擱置一旁時,仍然有人運用這神聖的方法論.我們引用«拔摩海島先見者的故事»一書作為見證,證明把所有教會都應用於老底嘉的歷史,乃是對預言的有效應用.以下乃該書的摘錄,正是要說明我所指的這一點.
「應當記住：正如以弗所、士每拿同埋別迦摩嘅經歷,將會喺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前最後嘅教會身上重演;照樣,推雅推喇嘅歷史,亦將會喺最後一代之中有其對應.」Stephen N. Haskell, Story of the Seer of Patmos, 69.
哈斯克爾正確指出,頭四個教會嘅經歷會重演;或者照佢所講：「喺末後一代之中,必有與之相對應嘅情形.」
「佢運用咗嗰個測試,但一切都指向一八四三年,作為世界必須迎接其救主嘅時候.基督第一次降臨時人民嘅情況,而家又再重演.」Stephen N. Haskell, Story of the Seer of Patmos, 75.
哈斯凱爾所講嘅,係指威廉・米勒認定1843年為基督第二次降臨嘅時候,並指出第一次降臨嘅情況,喺米勒派嘅時代重複出現.哈斯凱爾所言正確,而懷愛倫姊妹亦證實,米勒本人乃由施洗約翰所預表.
「正如施洗約翰宣告耶穌第一次降臨,並為祂的來臨預備道路;照樣,威廉・米勒同埋同佢聯合嘅人,亦宣揚神兒子第二次降臨.」«早期著作»,229.
哈斯克爾甚至指出,在別迦摩嘅歷史期間（即第三個教會,代表基督教與偶像崇拜妥協）,第五個教會撒狄嘅歷史被重演.
「喺別迦摩嘅歷史中,曾經有一段時期,基督教以為異教已經死咗;但實際上,嗰個表面上似乎被征服咗嘅宗教,卻反而征服咗人.受咗洗禮嘅異教,踏進咗教會.到咗撒狄嘅時代,呢段歷史又再次重演.」Stephen N. Haskell, Story of the Seer of Patmos, 75, 76.
撒狄乃是宗教改革時期嘅教會;佢醒覺過來,起來抗議教皇制度嗰啲出於撒但嘅謬妄;但喺佢哋嘅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佢哋已經開始返轉頭歸向羅馬.佢哋以為,好似別迦摩教會一樣,教皇主義已經死咗;但實際上,佢仍然活着.Haskell 亦指出,照耀喺餘民教會之上嘅,乃係「歷代所積累嘅一切光線.」
「照耀喺呢末後嘅教會——即餘民——身上嘅,乃係歷代以來所積聚之一切光線.」Stephen N. Haskell, Story of the Seer of Patmos, 69.
我並唔係話哈斯克爾認識到：七教會所代表嘅漸進歷史,同樣亦應驗喺古以色列嘅歷史之中;但當佢寫道,「過去一切世代所積聚嘅光線」照耀喺「末後嘅教會」之上時,佢確實維護咗呢個真理.古以色列乃包括喺「過去世代」嘅「光線」之內.而且,雖然佢維護咗使人能夠喺古以色列歷史中辨認七教會象徵所必需嘅原則,但我唔能夠確定,佢對呢啲象徵所表明之平行關係究竟認識得有幾深.我亦可以肯定,佢並冇認識到七教會所代表之歷史中一個更為重要嘅方面——亦即我哋正要引出嘅一個方面.
我哋將會喺下一篇文章處理呢個真理.




